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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固然跟其词义虚化相关,但这种虚化决非起主要作

用,虚化的结果只是产生个备用的供以选择构词的材料,而起根本作用的是根词的历时演变.
语言学的单位问题,对诠解根词的历时机制,至关重要.这主要表现在根词演变的必要条件是

共时中根词实现在不同言语链上的既具同一性又有差别性的不同言语单位,而演变过程则是

这些既具同一性又有差别性的言语单位在历时中对立化的过程,至于名化标记“子”只是这种

对立化的手段.人类语言演变呈现为一个倾向趋势,即范畴所包含的非原型或典型成员容易

标记化,汉语根词包含的非原型或典型言语单位的标记化,也符合这个趋势,而“子”的名词标

记化也符合这种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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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汉语“子”起初是个义为“子女”的实词,后来

在历时演变中逐渐语法化成个后缀.若用“X＋
子”表示汉语以“子”为后缀的构词形式,据现代语

法学分析,其中“X”是词根语素,“子”是词缀语

素,而从历时演变说,前者是根词“X”语素化的结

果,后者则由实词“子”语法化而来.作为汉语典

型的词缀,“子”不仅没有词汇意义,而且语音上轻

化,这两方面都跟与之共存的实词“子”有原则区

别.那么,实词“子”是如何语法化成后缀的?
目前来看,这仍是个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本

文拟对此再作以讨论.
前贤对实词“子”后缀化的探讨没少涉及,而

这些探讨主要围绕“子”本身在演变中所应具备的

条件进行,或倾向认为“子”自身变化对其语法化

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比如,王力认为,意义变化

是“子”后缀化的基础,[１](P２２３－２２４)这种看法奠定了

此后汉语学者从词义虚化角度分析“子”后缀化的

基本格局.至于“子”能指变化的原因,人们的解

释也主要基于这种格局,即能指变化决定于所指

变 化,“子”的 轻 音 化 也 由 “词 义 的 虚 化”引

起.[２](P９９)认知语言学兴起后,已有人使用这种语

言学的理论及方法,对“子”的后缀化做过再分

析[３],这种分析能体现新时期人们更为深入的探

讨.本文以为,“子”的后缀化固然跟其自身词义

的演变相关,但将论述视域仅仅或主要限止在

“子”的词义演变上,至少很不全面,至于后缀“子”
没有词汇意义、语音上轻化的特征只是“子”语法

化的结果,这虽能构成“子”后缀化的一环,却不是

其语法化完整过程的反映.
赵元任认为,后缀 “子”具有 “名词化的作

用”,[４](P１２２)本文据此将这种后缀称作名化标记.
这是说,标记“子”在汉语历时演变中,具有使某些

实词(即根词X)名化的语法价值,如“剪”本是个

动词,在其后加个标记“子”所成的“剪子”却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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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子”这种标记类似印欧语的语法形态,它能

用以标志汉语名词语类.所以,王力曾把后缀

“子”归入他说的“广义形态”,并认为这种“形态”
是划分词类的重要标准之一.[５](P３５８－３６３)我们以

为,无论是标记“子”在历时中所起的名化作用,还
是在共时中具有的区别语类功能,都说明标记

“子”的产生主要是汉语语法推动的结果.
本文的论述将表明,“子”自身的演变只是使

其成为名化标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子”只是被动地供以选择的构词材料,而这种选

择起根本作用的则是根词的历时演变.

　　二、“子”的音缀化及“X＋子”的创制理据

“子”后缀为名化标记的必要条件是,它在历

时演变中的音缀化,即“子”演变为一个后附的纯

粹表音成分,而这种音缀化是“子”在表义上彻底

虚化的结果.“子”自身的意义特征制约和决定着

其发展流向,而其“小称”义则是引发其彻底虚化

的关节点.王力曾指出,实词“子”诸义项中,其
“小称”义应是“子”“词尾化的基础”.[１](P２２３－２２４)古

代训诂材料能提供这种“小称”义解释的佐证,如
东汉的刘熙在«释名释形体»中释“瞳子”的“子”
为“小称也”.“小称”义因有“小”的特征,它往往

跟“可被忽略”“可被忽视”“可被轻视”等概念紧密

相联,前者会派生出后者用法,如“黑子”“婢子”
“奴子”等概念都有“可被忽略”“可被忽视”“可被

轻视”等特征.其中,“黑子”是视觉上因形体小而

易被忽略的,“婢子”“奴子”则是阶级社会中因地

位卑微而被忽视的.“小称”义语词的这种演化趋

势可在跨语言中得到验证.比如,英语的后缀－
ling有“小”义,如 duckling“小鸭”、gosling“小
鹅”、fledgeling“小鸟”等,这种“小”义的－ling也

派生出表“可以被轻视”的用法,如 weakling“弱
者”、princeling“小王子”、hireling“雇佣”等.[６](P７３)

“子”的“可被忽略”“可被忽视”“可被轻视”等意义

的下一步走势便是在所指层面完全“被忽略”,最
终演变成个所指空无的纯粹音节,这就是后缀

“子”的构成材料.
汉语每个字往往“关联着一个概念”,“是有意

义的”,[７](P２４６)这是一般情况.在汉语“字群”中,
后缀“子”像个异类,它只是个纯粹音节形式,并不

代表什么具体概念或意义,跟其他自主字词比较,
后缀“子”并不自主,它只能附在词根语素后构成

语言符号“X＋子”来表达特定概念或意义.跟解

释其他虚化成分所基于的历时视角不同,我们无

法据语法化的“保持原则”[８]从后缀“子”身上探取

到它从其语法化源头继承来的某些滞留特征.符

号“X＋子”的能指由词根语素X的音节形式再附

个词缀“子”的音节形式构成,基于后缀“子”纯音

节性质,“子”准确地讲,应该是符号“X＋子”的音

缀.在本文看来,谈论汉语后缀“子”的认知前提

是,将这个后缀看成“X＋子”的音缀,将它置于能

指层面去考虑,在语言符号相关理论框架下,我们

才有可能较为深入地讨论音缀“子”的特殊价值,
以及汉语“X＋子”这种符号的创制理据.

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语言符号的能

指是声音,所指是意义,而语言是由众多音、义结

合的符号通过关系组成的系统.语言符号的典型

是词,而“X＋子”是创建汉语这种典型符号的一

种模式.“X＋子”能指中包含一个比 X多出的无

所指的音缀“子”,这种能指模式及其能指成分音

缀“子”的存在理据,由围绕在能指周围的各种语

言关系决定.语言的本质是关系,这是现代语言

学之父德索绪尔的理论观点,[９]对能指理据性

的寻求要依赖这种本质.围绕在语言符号能指周

围有两种紧密联结的语言关系:一是语言符号内

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言符号的声音和意义不

能分离,前者存在的理由在于表现后者,而符号创

制是声音和意义交互作用的结果.索绪尔以为语

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并指出任

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

不胜枚举的”.[１０](P１０２－１０５)拙文曾对语言符号的任

意性及其理论效能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１１]将这

种观点用在分析“X＋子”是说,“X＋子”中根词 X
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另一种重要关系

是不同语言符号间能指的对立关系.能指彼此相

互区别便构成各自的价值,这种对立价值用以标

志不同所指.比如,普通话中“剪子”的根词“剪”
和“拍子”的根词“拍”的能指不同,能指彼此区别

便构成各自价值,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所指.
这两方面涉及的能指基本以汉语单音节为主,而
且决定这些能指形式的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
“X＋子”的创制理据也以这种任意性为基础.

人们常将任意性和理据性对立起来,而将索

绪尔说的“任意性”解释为无理据性.其实,索绪

尔的“任意性”也包容一定理据性,这表现在他对

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区别和联系的论述

上.[１０](P１８１－１８５)概括地说,“绝对任意性”是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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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分的最小符号说的,这些符号音、义的结合是任

意的,无理据可言,这是符号任意性的基础,而“相
对任意性”是就由多个下位的、更小的形式通过关

系组成的符号说的,这种关系决定语言中一部分

符号具有可论证性.一种语言纯按绝对任意性原

则创制它的符号,势必要为各种意义或概念创制

数量难计的符号,这实难办到,实际情况是每种语

言总有一部分符号有理据可讲,而这种理据则受

制于相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是索绪尔基于语言

的本质是关系这种语言观提出的,跟一般理据不

同,这种任意性的可论证性是指关系的理据.[１２]

汉语“X＋子”的创制理据便基于这种相对任意

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X＋子”的
创制基于它跟根词 X既对立又联系的关系.“X
＋子”的创制是在根词“X”后添附个音缀“子”以
延长能指的长度,这个音缀并不表示什么具体意

义,只在构成符号有区别的能指(即“X”“X＋子”)
并标志两种对立价值,用张世禄的看法就是表意

义的对立,[１３](P７１－７９)如“种:种子”“剪:剪子”等.
不止如此,各组词内部两个相对语词也相互关联,
它们不仅在共时中包含共同成分,如“种”“剪”等,
而且历时中每组词中都是前者派生后者,如“种
子”是从“种”派生、“剪子”是从“剪”派生等.

另一方面,“X＋子”体现了汉语名词语类的

形式化和标记化,其创制理据也基于语法的聚合

关系.词类或语类的实质是词语在语法上的类

化,而这种类化则基于词语语法的聚合关系.在

聚合关系支配下,汉语创制了一批以“子”为标记

的名词性符号,如“种子”“擦子”“拍子”等,标记

“子”使这些语词符号聚集在一起,并标志这些语

词同属汉语名词语类.这两方面的关系都使汉语

形式“X＋子”的创制有理据可论.

　　三、“子”名词标记化取决于根词的演变

“子”自身意义的虚化还够不上其后缀化为名

词标记化的充分条件,而汉语选择“子”作为后缀

的名化标记多少带有偶然性,即汉语通过延长能

指长度来标志语词对立所用的音缀并不限于

“子”,理论上还可以选择别的音缀,只是“子”自身

的持续虚化满足这种纯粹音缀化的要求,但是,满
足这种要求还不够,虚化的结果只使“子”成为纯

粹表音成分,而要使这种语音材料扮演特定的语

法角色,即让它成为后缀的名化标记,则决定于汉

语语法的发展需要像“子”这种语音材料来表示语

词间价值的对立.人们常认为,“X＋子”由根词

X派生,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按本文看法,“X＋
子”是根词X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替代形

式.这种形式是在根词 X 后附个已音缀化或趋

于音缀化的“子”构成,而音缀“子”是被动地为根

词X选择结合的形式,并被注入名化标记的语法

价值.所以,“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化决定于根

词X的演变,只有根词 X的演变,才会产生“X＋
子”这种替代形式,才会使音缀“子”这种声音材料

注入特定语法价值.据此而论,要探讨“子”后缀

化为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就不能将眼光只放

在“子”自身的演变上,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根词

X的历时演变,弄清根词 X的历时演变才能有效

解释“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
汉语“X＋子”中根词X的分布范围主要有三

类词,它们分别是动词(V)、形容词(A)和名词

(N),其用例分别如下:

I．V－子:种子、擦子、拍子、骗子、探子、垫子、
扣子,等等;

II．A－子:辣子、乱子、疯子、傻子、呆子、胖
子、矮子,等等;

III．N－子:刀子、青雀子、车子、手帕子、妃

子、姑子,等等.
这三组词中,III中根名词 N 后附“子”所成

的“N－子”仍是名词,这种“子”是比较单纯的名

词标记,即 N 已然是名词,而汉语为凸显这些名

词的语类属性,特用个已语法化的名词标记“子”
来标志.与III中的“子”有所区别,I、II中的“子”
在共时中是“V－子”“A－子”的名词标记,历时

中则有另一种重要功能,那就是使作根词的动词

或形容词名词化.例如,“种”“辣”本是动词或形

容词,其后附个“子”所成的“种子”“辣子”则是名

词,其中,“子”在共时中是个名化标记,历时中动

词或形容词“种”“辣”则通过添附它名词化.汉语

有着比III型为数更多的I、II型的“X＋子”,这两

型实例也表明,作为中介的标记“子”不仅连接着

两个相关概念(如“种”和“种子”、“辣”和“辣子”
等),而且具有使其中一个概念转化为另一个概念

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论述重点放在I、II型的名

化标记“子”的形成机制上.这种论述将表明,I、

II型中名化标记“子”的形成,取决于其中作为根

词的动词或形容词的历时演变.较为详密地考察

这些动词或形容词的历时演变,才能搞明白它们

演变过程中为何会在其基本形式后添附个“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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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制新符号.
语言存在共时和历时两种时间态,前者是特

定时期的语言状态,后者是语言由一个共时态向

另一个共时态的演变发展.索绪尔告诫学者,把
这两 种 时 间 态 “杂 糅 在 一 起 进 行 概 括 是 荒 谬

的.”[１４]我们曾对此指出,共时、历时的“分”或

“合”关键看它们有无实质区别,实则它们是两种

有根本区别的语言时间态.[１５]另外,共时、历时的

区分不意味它们毫无关联.具体说,共时研究是

历时研究的基础,不对共时作深入研究,也无法理

解历时演变的实质及变化程度,这也是索绪尔认

为共时研究比历时研究更重要的原因.[１６]将这些

观点用在本文论题上是说,要深入研讨决定“子”
名词标记化的主要原因,我们有必要对作为根词

的动词或形容词的共时状况有所了解.这些情况

为这两种词的历时演变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

“子”附缀其后提供了可能.
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这种

特点赋予汉语动词或形容词在共时中一个基本事

实,即隶属这两类词的某个特定词出现在不同话

语链的不同句法位置上形式一致.特定动词或形

容词每出现在一种话语链中,会占据一种个别和

具体的句法位置,而这种动词或形容词的可能演

变则受制于其在共时中所处的不同话语链,即这

些话语链施加给特定动词或形容词一定的差别

性,为其演变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所能

出现的句法位置上,汉语动词和形容词展现出许

多语法共性,而特别有益说明本文论题的是这两

类词出现在两种话语链中所占据的句法位置.这

两种话语链分别是特定动词或形容词作谓语的话

语链和这个动词或形容词作主语、宾语的话语链.
为方便论述,这里用大写的 X表示汉语共时中某

个特定动词或形容词,用P１、P２分别表示 X能出

现的两种话语链,而用小写的x１、x２分别代表 X
在这两种语链中的实现形式.如下所示:

P１:x１(作谓语)

P２:x２(作主语或宾语)
这两种话语链中同属 X 的 x１、x２存在差别

性.比如,在句法位置上,x１作谓语的位置可看作

X能出现的“典型”位置,而x２作主语、宾语的位

置可看作X出现的“非典型”位置,因为从语法意

义上看,作谓语的x１表达了动词或形容词 X的典

型意义,即表动作行为或表事物的性质、状态,而
作主语或宾语的x２却表达了动词或形容词 X的

非典型意义,它具有指称动作行为或表事物性质、
状态的特征.所以,x２跟名词有某些共性.基于

此,过去有种“名物化”学说.这种学说认为,X的

x１变成x２后X的词性便会发生改变,而“当名词

用”“名物化”“名词化”了.“名物化”学说自身虽

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对汉语的历时状态说,“名
物化”指出X包含的x１、x２存在差别性,却对研究

X的演变极为重要.按本文看法,X包含的x１、x２

的差别是X演变的共时必要条件,即x１、x２存在

差别性不意味X一定演变,但X的演变却以这些

差别为前提条件.本文将基于这种差别性对作根

词的动词或形容词 X的历时演变做以概要式论

述,而“子”后缀化为名化标记,无非是由动词或形

容词X的历时演变催生新形式的过程.

　　四、“子”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

语言学的单位问题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

一,“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一旦得到回答,那么一切

都将迎刃而解”.[１７](P３１５－３１６)汉语诸多重要问题都

跟单位问题相关.比如,朱德熙等剖析“名物化”
说所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个体词”“概括词”两种语

法词,所谓“个体词”是词出现在特定语言片段中

的“词的个体”,“概括词”是有着同一性的“词的个

体”的“集合”,并且“概括词”是从“个体词”抽象综

合来的,而“个体词”是“概括词”“实现”在具体语

段中的个别表现形式.[１８]朱先生后来将“概括词”
“个 别 词 ”分 别 改 称 作 “类 象 词 ”“具 象

词”,[１９](P８３－８６)其精神实质一致.
我们曾进一步认为,“概括词”属语言层面,

“个别词”属言语层面,语言学的单位有必要基于

语言和言语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平面而别

为“语言单位”“言语单位”两种.
具体说,言语单位是从言语链条中直接切分

出来的,而语言单位则是据语言价值的同一性将

切分下来的言语单位概括出来的抽象单位;言语

单位间体现为绝对差别性,而语言单位间则体现

为价值的对立性;每个语言单位类似一个数学集

合,这个集合包括若干价值具有同一性的言语单

位,而言语单位则类似这个集合的元素.[２０]

此后,我们对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作了更为全

面的论述.[２１]需要补充,语言价值是切分和归纳

这些单位的标尺,它决定了言语单位价值的同一

性和对立性,以及由此决定了言语单位归属同一

或不同语言单位.语言价值理论的开创者是索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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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这种从经济学中汲取养分而创造的新型理论

以为语言价值由语言的关系本质决定和规定.[２２]

索振羽的论文[２３]、徐思益的文集[２４](P３７０－３９０)等,对
语言价值有过详细研讨,可供学者参考.

单位问题在语言两种时间态及其关联的研究

中,居有重要地位,而本文对“X＋子”中根词 X演

变所需的共时条件及其历时演化过程的论述,便
围绕单位问题展开.

将上面理论观点用在分析“X＋子”中作根词

的汉语动词或形容词 X 及其实现在不同言语链

中的形式是说,共时中同样的 X实现在如上文所

示的不同言语链 P１、P２等中的个别形式分别为

x１、x２等,大写的X是语言单位,这种单位相当于

一个集合,而其实现的个别形式、小写的 x１、x２

等,则是隶属语言单位 X 的言语单位,这些言语

单位相当集合X的元素,可将这两种单位的关系

表示为“X＝{x１,x２}”,其中,x１、x２等是既有

差别性又有价值同一性的不同言语单位,它们因

价值同一性而归属同一语言单位 X.根词 X 的

历时演变,便围绕这两种单位进行,即从共时说,
语言单位 X 包含诸多有差别的言语单位 x１、x２

等,是这个语言单位演变的必要条件,而从历时

说,语言变化起于言语,X的历时演变无外是其在

共时中,包含的言语单位x１、x２等重新确立同一

或对立关系的过程,其演变结果便是导致使用新

形式或能指来标志代表新价值的新语言单位的产

生.这种演变原 理 我 们 曾 作 过 较 为 详 细 的 论

述,[１６]而前文所述的作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 X这

种语言单位在共时中所囊括的两种言语单位x１、

x２跟“子”的发展命运相关.
前已论及,作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 X包含的

言语单位x２不及x１典型,却跟名词指称事物的典

型特征相通.例如,形容词“辣”在“饭菜辣得很”
“喜欢辣”两个言语链中有差别,前者中的“辣”由
于作谓语表达了“饭菜”的性质状态,后者中的

“辣”由于作宾语而用以指称性质状态,这是语言

单位“辣”包含的言语单位间的差别.共时中x１、

x２虽然有这种差别,但是,汉语社群心理上,还是

将它们当成相同语言单位X,而在历时态中,这种

差别将对X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即x１、x２在历

时中分头行动,它们的差别可能会上升为对立,这
种情况下汉人族群不再将x１、x２看成具有价值同

一性的言语单位,而看成价值对立的语言单位,其
结果就会用区别形式将这种对立确定下来,即“任

何观念上的差别,只要被人们感到,就会找到不同

的能指表达出来”.[１０](P１６８)为建立能指或形式的

区别,才有可能用到“子”这种音缀形式.
本文以为,催生“X＋子”这种形式的历时动

力在跟名词一样具有指称特征的言语单位x２的

语言单位化,即x２从X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个新语

言单位,为了跟 X 在形式上区别开来,而采用个

业已音节化的“子”作为后缀构成“X＋子”的形式

来标志新价值的诞生,进而促使“子”名化标记化.
在x２为“X＋子”替代的历时过程中,汉语社群的

心理变化及认知作用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根词

X这个语言单位包含的有差别的言语单位x１、x２

在共时中具有价值同一性,汉语社群心理上认为

它们是同一单位,但历时中汉语社群的心理发生

了变化,而认为言语单位x２跟x１等其他言语单位

不同,应是对立的语言单位,这种心理变化导致汉

人在言语单位x２后附个音缀“子”形成“X＋子”以
造成形式区别,并用这种区别形式来标志对立的

价值.索绪尔语言学包含着浓重的心理主义的观

点,其实,语言的存在和发展跟语言社群的心理密

切相关.[２５]其次,汉语之所以在言语单位x２而不

是在x１后添加名化标记“子”形成“X＋子”,受制

于人类的认知能力.人类的认知功能决定语言演

变普遍呈现为这样一种特征,即语言范畴的原型

或典型成员往往是无标记的,而非原型或典型成

员则容易标记化.一般说,谓语是汉语动词或形

容词出现的典型位置,而主语或宾语则是这两种

词出现的非典型位置.“X＋子”中作为根词的汉

语动词或形容词X是个特定认知范畴,这个范畴

内包含若干成员x１、x２等,它们具有价值同一性

的同时,也具有典型程度的差别.其中,作谓语的

x１是X的原型或典型成员,而作主语或宾语的x２

则是X的非原型或典型成员,据人类语言演化的

普遍趋势,汉语历时演变中应是x２而不是x１倾向

标记化,实际结果也符合这种趋势.从儿童习语

过程看,无标记成分一般易学并让儿童先学会,而
有标记成分则相对难学并为儿童后学会.比如,
汉族儿童一般学有标记的“辣子”要比无标记的

“辣”难,先学会“辣”然后才学会“辣子”,如孩子看

到桌子上碗里的辣子时,习语过程中会先说“辣不

要”“不要辣”等,后来才学会说“辣子不要”“不要

辣子”等.汉语社群的心理变化及人类的认知能

力是“子”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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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余论

综上所论,汉语“子”的名词标记化不应仅仅

或主要看作其词义虚化的结果,而是语法起根本

作用.语言学者常将语言别为语音、词汇、语法三

部分,但语言实情并不允许这样分割.实际话语

中每个音、义结合的语词总表现在言语串上词与

词的结合关系中,这种关系为每个语词的语法演

变提供了必要条件.“子”名词标记化的推力在于

其所依附的根词的历时演变,而演变的必要条件

是共时中根词在不同言语链中的差别性,这种差

别来自根词占据的句法位置的特殊性,如能占据

的谓语跟主语或宾语的差别.根词包含的有差别

的言语单位一旦被重新分析为对立单位,语言历

时机制将会促使形式对此有所反应,像“子”这种

名化标记才会产生,甚至“子”后来的语音轻化也

来自这种机制.
“子”的名词标记化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语法

形态的认识.一般论作将构词、构形区别开来,认
为构词要论词内部构成成分的结合关系,构形要

说词的形态变化.汉语缺乏像印欧语那样的狭义

形态,我国学者受此形态说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

“广义形态”的说法,如本文开头提及的王力所说

的“广义形态”,除了包括像印欧语那种狭义形态,
还包括像汉语“子”这种词缀.[５](P３５８－３６３)与此不

同,方光焘认为,“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

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２６](P４)这种“广义

形态”将构词、构形、词与词的结合关系统一起来

了,而所谓狭义形态实是词与词关系的外部表现.
名化标记“子”集中体现了这种统一关系.这个标

记不只是所谓后缀,也像是印欧语那样标志特定

词类的形态,更是将根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如谓

语和主语或宾语)的言语单位对立化的手段.这

些说明,名化标记“子”注定跟特定句法位置相连,
并体现特定的句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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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DiachronicMechanismofNounLexicalizationof“zi”(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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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hangeofChinese“Zi”(子)from wordtosuffixiscertainlyrelatedwithmeaning
blurring,buttheblurringdoesnotplayamajorrole．TheresultofmeaningblurringisonlytoproＧ
duceanalternateword－formationmaterialtobeselected．WhatplaysafundamentalroleisthediaＧ
chronicevolutionofrootwords．LinguisticunitproblemsareofcrucialimportancetoexplainthediaＧ
chronicmechanismofroot－words．Thismeansthatthenecessaryconditionforroot－wordchangeis
theidentityanddifferenceofparoleunitsincludedfromspecificroot－wordinthesynchronicstate,

andtheroot－wordchangeprocessistheantagonisticprocessofidenticalanddifferentparoleunits．
Asforthenominalizationmarker“zi”(子),itisonlytheantagonisticmethod．Besides,humanlanＧ
guagechangeshowsatendencythatnon－prototypeortypicalmembersofcategoryarelexicalized
easily,andthelexicalizationofChinesenon－prototypeortypicalmembersofroot－wordisinconＧ
formitywiththetendencyfromwhichthenounlexicalizationofChinese“zi”(子)isproduced．

Keywords:nominalizationmarker“zi”(子);relativearbitrariness;linguisticunits;lexicalization
ofnon－typicalmembers;diachronic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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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Fanzhi’sPoeticInterestandItsEnlightenment
YANGXiaoＧhui,FUManＧge

(SchoolofLiterature,Xi’anUniversity,Xi’an７１００６５,Shaanxi)

Abstract:ThemoststrikingcharacteristicsofWangFanzhi’spoemsare“trueness”and“vulgariＧ
ty”．Hispoemsrevealthetrueheart,reflecttherealworld,andcomfortthecommonlife,whichhave
positivesocialvalueatthattimeandnow．WangFanzhi’spoemspursuethetrueself,theharmonious
life,thepleasureandgooddeeds,haveaharmoniousfamilyviewandtranscendentoutlookonmoney．
Thesearethefoundationfortheworldtosettledownandmakealiving,andalsothesourceofpleasＧ
antlife．Thepurportandinterestofhispoemshaveshinedforthousandsofyears,spreadabroad,and
havegreatenlightenmentsignificanceforus．

Keywords:WangFanzhi’spoetry;popularliterature;realisticenlightenment

２０１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www．bjwlxy．cn/zazhishe/shehui/index．htm


